
3瓯韵 2019年7月16日 星期二投稿邮箱：qtqbs6833448@126.com

近日，我单位组织党员观看影片《武陵山上的星光》。在观影
之前，我在百度搜索了影片的相关内容，网上对此影片褒贬不一，
但有一点是认可的，主人公施星灿的事迹感人至深。在我个人看
来，这种影片好看不到哪去，应该是各种造作、各种喊口号式的，
只是给我们洗洗脑而已。于是我带着一种质疑的心态进入了影
片的观看。

影片开场，步入老年的施星灿脸上爬满皱纹，浑浊的双眼透
着坚定，他在演讲台上说：“共产党员这个称号，它比我的生命更
重要。”这个老人在漫长岁月中到底发生了什么？能说出让当下
年轻人不理解，并觉得些许“煽情”的话？我承认，看到这里就被
吸引住了。

施星灿是抗美援朝留下来的一名老兵，在转业时，他主动申
请到最偏远的山区工作。当组织告诉他，因考虑到他在抗美援朝
战争中负过伤，所以将他留在北京，他的犟脾气上来了，为了达到
目的，竟一动不动地站在雪天里，一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架
势。组织拗不过他，只好依了他，将他安排到湖北省最偏远的利
川县税务局工作，而当施星灿同志到了利川县，又要求到利川县
最偏远最落后的山村——文斗乡。因此，施星灿来到了文斗乡财
税所，在那里走最难走的路，收最难收的税……

施星灿1963年结婚，1966年奔赴“手捧一只碗，装满一碗汤，
白天喝太阳，晚上喝月亮”的文斗乡工作。在风雪中多次翻越海
拔1700多米的雪山高原，去80里开外的聂开奉家征收1.5元的屠
宰税，用真情感动了聂开奉，收到了税款；为了帮助农民脱贫致
富，施星灿多次说服妻子，把工资送给烤烟困难户；每月下乡28
天却从不领下乡补助；明明分到三室一厅的大房子，却“要挟”领
导要换成两室一厅；对自己和家人非常“吝啬”，一条裤子缝缝补
补穿了47年，一件上衣穿了60年，却对贫困群众慷慨解囊，持续
为贫困儿童、长江洪灾、汶川地震捐款、缴纳特殊党费 10 万元
……一个个小故事，一个个细节，潜移默化中诠释着“共产党员这
个称号，它比我的生命更重要！”

看到施星灿的遗书：“革儿保重，一切从简”我泪流满面。当
今社会“拼爹拼背景”时有发生，有的人总是想着金钱、名誉、权
力、儿孙……施星灿却把钱和书捐了出去，留给女儿的只有一身
正气和甘于奉献的精神。

巴金曾说，生命的意义在于付出，在于给予。施星灿一生坚
守信念，甘心奉献，扎根基层，虽然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但一个
个平凡而真实的故事，却给了我不平凡的感动。影院中除了荧屏
的声音，再无其他声响，同事们目不转睛地盯着荧屏，都被深深地
吸引了。

“共产党员这个称号，它比我的生命更重要！”这句话在影片
中反复出现，它是施星灿一生的写照，这句话让我感受到共产党
员的份量和担当。我也是一名共产党员，也曾在那面红色旗帜前
举起右拳，立下誓言：“……对党忠诚，积极工作，为共产主义奋斗
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

信念是强大的精神力量，有了坚如磐石的理想信念，就有了
爱岗爱国的精神原动力，就能精神振奋、克服困难、逐梦向前。影
片结束后，我毅然在微信中写下：坚定共产党信仰，为国收税，为
民聚财，做一名敢于担当、勇于挑战的税务人！

同为税务人，同是肩扛税徽，也许我无法做到施星灿那样伟
大的无私与义无反顾的坚定，但至少可以将他作为榜样，在这颗
武陵山上最耀眼的星光地引领下，激励着自己在这个充满诱惑与
浮躁的社会当中保有一丝纯粹、一份热爱，在充满机遇与挑战的
时代中迎难而上、脚踏实地，不但要征好税、收好费，更要服务好
纳税人、缴费人，在减税降费和风劲吹的当下，做到一丝不苟，让
减税降费落到实处，用实际行动传承施星灿等老共产党员的信
念。

我读懂了施星灿的人生哲学：我愿意，我放弃，我坚持！
“我愿意”是最忠诚的誓言。无论是部队转业，还是工作选

择，施星灿都“愿意去最艰苦的地方”“愿意去最偏远的地区”，这
才是共产党员该有的姿态。他走了三天换了三种交通工具才到
县城，却甘之如饴，因为他觉得和那些牺牲的战友相比，已经足够
幸福；他为了不漏征1.5元的税款，3次往返80里的山路，却不知
疲倦，因为他认为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提高纳税人纳税遵
从度，才是对国家、对事业最大的忠诚。电影的配角、施星灿的妻
子周秀兰不离不弃，丈夫到哪儿她就跟到哪儿，夫妻俩用一生书
写了“我愿意”。

“我放弃”是最无私的誓言。工资晋档，他放弃机会，让给别
人；住房分配，他放弃机会，选择小房；津贴发放，他放弃机会，只
拿基本；工作安排，他放弃安逸，专挑难点。生命最后一刻，他心
里除了对女儿的牵挂，郑重遗言“革儿保重，一切从简”，他一生都
在放弃应有的、应得的、应享的。吃苦在前，享乐在后，用一辈子
坚守，诠释了对党忠诚、无私奉献、敢于担当，诠释了“共产党员”
的这个称号包含的意义。

“我坚持”是最永恒的誓言。坚守一时易，笃信一世难。对党
忠诚不是挂在嘴边的“口头禅”，而要落到干事创业的具体活动
中，践行到毕生的不懈奋斗中。像施星灿那样，把忠诚的“基因”
植入骨髓、融入灵魂、镌刻于心，发自内心地热爱党、触及灵魂地
笃信党、矢志不渝地跟党走；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任时间推移和岁
月变迁，信念之花历久弥新、户不褪色；始终保持那么一股热情一
股劲，在新时代的税收航程中破浪前行，凝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磅礴力量。

施星灿是武陵山上最耀眼的星光，光芒四射，普照祖国河山，
更是税海中的一盏明灯，引领着我们在大海中航行！

一
1937年春天，吴畲村后山上的梯田开满了油菜花。江爱红在村前的小山包上挖野

菜。野菜塞满了篮子，她还不想回家。她每天都要来这里。油菜花金灿灿的，在山坡上
肆意地铺开，犹如浮动的云霞，梦幻般的跟春色弥漫在山野上。

山上传来了狗叫声。江爱红知道铁哥今天没有打铁，他上山打猎去了。听狗叫的
声音，应该是撵上野兽。她似乎看到铁哥已经把铳瞄准了那只逃得精疲力竭的野猪。
她真想撕开嗓子喊一声铁哥。问题是这时候山边的村道上站满了人。她不能喊。她在
听大家议论山上的情况。她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身边挤上来三个陌生男人。他们像狗一
样凑到她的身上，嗅着，嚷着，或许把她当成了一只野兔。哪里来了一群色狼！她一转
身，跑到人多的村道上。想不到那三个男人也嘻嘻哈哈地跟了过来，一点也没有放过她
的意思。

“嘻嘻，这山头囡真生好啊，脸蛋儿粉嫩的，一捏就流水。”头上的人一双贼溜溜的小
眼睛盯着江爱红的胸脯，鼻子凑过来，张着满嘴的黄牙，把一股臭气喷到江爱红脸上，
说，“真香，呵呵，真香。”他那陶醉的样子近乎横行霸道。江爱红十八岁了，从未遇上这
样尴尬的场面，满身起了鸡皮疙瘩，紧张得满脸通红，说不出话来。

“脸红了不是？脸红了更好看。”那人笑嘻嘻地说。
“山头出金凤凰呢，保长，我看这个囡可以抵税，哈哈。”边上那两个扛长枪的一阵淫

笑。
村长王叔从村道上迎上来，挡住了石保长三人，点头哈腰的，请他们到家里坐，说前

几天正好从山上挖到一只穿山甲，知道保长这几天会上山来，就留着舍不得吃。
保长问刚才那囡是哪家的。
村长说：“是江老汉家的老二，老大江爱荣，去年你拉他去当壮丁，后来他送了十斤

茶油，是保长你给保下的。”
石保长听了，摸了一下下巴，嘿嘿干笑了几声。
村长补充道：“不过这囡已经跟铁匠的儿子大铁锤好上……”

“什么？”那两个扛长枪的显得难以置信。
“大铁锤是哪个？”石保长问。
“就是刚才在后山打猎的那个……”
石保长转向那两杆长枪，命令道：“石仓，二狗，你们到他家里看住，等大铁锤一回

来，就把他的那杆铳给收缴了。”
村长王叔意识到事情有点严重，赶紧上前打圆场说：“铁匠家都是本分人，不会怎么

样的。”
“本分人？我舅舅说了，铺水寮村就有好几个抗税的刁民。今天果然见着了。我舅

舅说了 ，近段时间一股共匪从泰顺往我们青田方向逃窜。我舅舅说，吴畲这地方鸟窝
一样搁在半山腰上，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山高皇帝远，地处三县交界，交通四通八达，是
非之地。共匪一旦闯入，你不怕大铁锤这些后生会跟着他们瞎起哄啊？闹翻天也不晓
得！——我今天上山，名为收税，防共才是目的，晓得吗？给我防着点，有点风吹草动，
就及时报告，出了事我先拿你是问。”

“是的，是的。”村长点头哈腰，“有事，我一定报告。”
石仓明知故问：“石保长的舅舅是谁知道吗？”

“知道知道，大舅是乡长，二舅是保安队长。”村长讨好地答道。
二狗讽刺道：“算你这老东西不傻。”
石保长这边把话说的差不多了，村长老婆王婶在灶间也把穿山甲给炖好了。二月

二虽然已经过去，村长家里的过年货多少还一些留着，风炉还在用着。王婶添了炭火，
端上饭桌。沙锅里的汤滚着，冒着白汽。摆上家酿的黄酒。村长请石保长坐上桌吃开
来。

保长一口酒下肚后，问村长：“这东西这么早就从地里钻出来，你说是饿了，还是发
情了？”

“呵呵，春天到了嘛。”村长端酒敬石保长。
此时，石仓两个抬着一头野猪进来。野猪不大，五六十斤左右。石仓向石保长报告

说：“土铳收缴了，野猪也给抬回来了。”
二狗献媚道：“野猪抵税。”

“好。”石保长把一杯酒倒进了嘴里，说，“野猪下午就在村长家给褪白了，晚上请江
老汉、铁匠吃野猪宴——王村长这事就交给你了，一定得把江老汉给请到！哈哈。”

“好的，一定请到。”村长应道，一边叫王婶取了碗筷，请石仓、二狗坐下喝酒。
晚上，村长夫妻两个把一头野猪料理成一满桌菜，猪头、猪腿、猪肝、猪肺、猪心、猪

肚，连猪肠子也弄了一个菜，满盘满钵的摆满一桌子。
江老汉来了。
石保长叫他上座。他不敢。
二狗说：“当了老丈人还客气呢！”
江老汉羞得涨红了脸，问：“村长，什么老丈人，我怎么没听说过啊？”
村长似乎没有听到江老汉的话，顾自在给保长倒酒。
石仓嬉皮笑脸的告诉江老汉：“从今天起，吃了这顿饭，你就是我叔的老丈人，石保

长就是你的乘龙快婿，你家的老二就是石保长的三姨太，听明白了没有。”
二狗看江老汉木头一样呆在那里，插话道：“吓着你老人家了？天上掉馅饼了吧。

不信，问村长。村长保的媒。”
村长哼哼哈哈，一直在那装傻。江老汉双膝一软，跪倒在石保长跟前，哭着说：“不

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
石仓打趣道：“这世道真也变了，怎么老丈人给女婿磕头了呢？”说着，石保长三个人

哈哈大笑起来。
二狗说：“江老汉，女婿也认了，快点叫你家老二过来给我们保长倒酒吧，保长喝高

兴了，不但会赏她个见面礼，还会把你家的税给全免了，还保你儿子不拉去当壮丁呢
——不要不知好歹了。”他过去拉起江老汉，一脚给踢出门外。

石保长喝下三杯，突然想起铁匠没有来。问村长。村长说他出门了。
石仓说：“铁匠老奸巨猾，一定是躲起来了。”
石保长说：“敬酒不吃吃罚酒，你们两个去给架过来。”
不一会工夫，石仓和二狗把铁匠绑来了。随着，江老汉领着江爱红也进了门，挨着

铁匠身边立着。
石保长站起来，笑哈哈地走上前，叫江老汉父女过去坐。江老汉父女缩着身子不知

所措。石仓说：“保长敬你酒，你呆在那里死人样干嘛呢？”保长拦着，硬着舌头道：“石
仓，这是我老丈人，怎么当着江爱……爱……我的三姨太叫什么啊？”村长告诉他叫江爱
红。老汉怯生生走过去，端起村长递上的一碗黄酒，咕咚咕咚一口气给喝干了。

石保长拍手说好。石仓、二狗也拍手说好。村长也说好。他起来要给三个倒酒。
二狗叫江爱红过来给保长倒酒。江爱红站着不动。二狗子要去拉。保长挡住说不急，
理应给铁匠敬一碗酒。他说：“村长，晚上你应当给铁匠敬一碗。否则，今后你这个村长
在村里就没人服你了。”

村长点头哈腰的说：“保长训导的是，我先敬铁匠大哥一碗。”他端了一碗酒到铁匠
跟前。铁匠闷着嘴不理会他。他自嘲道：“铁匠大哥还是不领我的情啊。”他退了回来，
把酒放在桌上，对石保长说：“我看今天铁匠大哥心情不好，就下次再喝吧？”

石保长哈哈笑道：“铁匠大哥心情不好，我心情好啊，这是我的喜酒呢！不看僧面看
佛面，这酒一定得喝。”

石仓道：“是啊，今天是我叔大喜的日子，请你喝酒，是天大的面子。”他端过桌上的
酒，送到铁匠面前，掰开铁匠的嘴，硬生生的给灌了下去。

“你这帮畜生，土匪，强盗，呸！”铁匠愤怒地骂道。
保长指着铁匠道：“村长你听到了没有？他不打自招了，他说他是土匪。我就知道，他

儿子，整天扛杆铳在后山上转来转去，明是打猎，暗地里跟铺水寮那几个后生在搞鬼。上
午本人在铺水寮收税，几个后生阴阳怪气在背后骂我们土匪、强盗。现在我总算明白了，
他们是一伙的，铺水寮那几杆铳也是铁匠给打制的。他们早有阴谋，想造反哪！”

“你胡说，我只是帮他们修过铳。”铁匠急得颈部青筋条条胀起。
“修铳造铳一样的罪。石仓、二狗，先把这老东西给看押起来，等我陪老丈人喝够了

慢慢审讯。”
正说着，金大铁提着一把大刀从门外闯了进来。气啸啸地直砍向石仓、二狗两个。

石仓身子一躲，刀落在了二狗的手臂上。二狗大叫了一声，仓惶逃走。金大铁拉起铁匠
和江爱红向门外逃走。石保长拔出腰间的木壳枪“啪”的一声打中了金大铁的左腿。

石保长把铁匠父子关押在金氏祠堂里，叫石仓他们看守着。这里自个儿叫江爱红父
女陪他喝酒。村长使眼色给江爱红。江爱红会意。保长喝得高兴。到半夜，烂醉如泥。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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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年，我隔三岔五在一个叫仁庄的村子小住。晚饭
后出去散步——人家总会说，走路呀。那就说成走路呗。村
子三溪交汇，主干溪流岸边傍着一条省道，来往车辆自然多
一些，不适宜走路。主干溪流左右插进的溪流，岸上同样傍
有公路，不过乡村路上车辆少，我一般在这两条路上走路。

去年夏天的一个傍晚，我走到有石板桥的村子村口。这
里是个分岔口，有条更见小的乡村公路往后山延伸，剩下的
这条路仍旧沿溪流逶迤。我平日里走的是后山那条路，认为
走有坡度的路对锻炼脚力或许要好些。这天我选择了溪畔
的路，心想瞧瞧陌生的景色，有点变化吧。

穿过村子荡过山嘴，眼前排着一旧一半新旧两幢房子，
有个男人撅着屁股在附近水沟里捣腾什么。这时凭空窜出
三条狗，许是有血缘关系吧，全为乌黑身躯。我见到狗时，其
中一条狗已咬了我几口，是那种撕咬，气势汹汹。我一直认
为，对于这种家养的土狗，你不惹它、它是不会惹你的。但这
回显然错了。我注意力在那位撅着屁股男人身上，捉摸他究
竟是在摸田螺还是捉泥鳅呢，裤裆底下即钻进了狗。夏日
里，我穿的是牛仔短裤，腿上即刻出现了带有齿痕的血印
子。我大声喊叫，你的狗把我咬了！男人起身朝我这头看，
说不会的，我的狗不会咬人的。我气急败坏嚷道，血都咬出
来了，还不会咬人！男人慢吞吞走过来，嘴上说不会的，不会
咬人的，随之喝斥了两句三头黑狗——那口吻，差不多是在
调教自家调皮捣蛋的小孩。我几近于吼地嚷道，这片都乌青
了，血星子冒出了哇！

男人蹲下见到我腿上的血印子，二话没说即用嘴吸那处
伤口。我人站在路中央，被一个脑袋半秃的男人趴着吸大腿
内侧，分外别扭。我心里头更多的是害怕，怕传染上狂犬
症。我变了腔调嚷道，要是被传染上……我寻你算账……我
自己都觉得自个有些失态了。男人吐出一口唾液，又趴上吮
吸。我说算了，我打针去。男人站起说，可能那头母狗肚子
里有小狗，脾气暴躁了，平时它不会咬人的呀。我没好气说，
你这些狗要么缚起来（“缚”在本地方言中并非专指捆绑，有
拴的意思），要么杀掉……你这样放任它们乱跑，是要承担责
任的！男人说真的不会咬人的，只有过一次……上次做岩老
司到我屋里被咬了，那是他进屋了哦，在路上走的人，从没咬
过的。

我得抓紧时间去医院打针，不再与他噜苏，转身走人。
他在我身后说，我患过小中风，不能送你……你叫车的钱我
来付。我没搭理。他又高声追问，你是哪里的？我在此地属
于来路不明的人，便随口说镇政府的。我倒并非想沾镇政府
的光，只不过嘴巴上这么说顺口罢了。

连夜开车去了位于城郊的石郭医院。经检查，牛仔短裤
遮住的地方还有一个血印子，且比露在外头的那个要大些，
齿痕也更见深些。医师说，得打三次针，第二次间隔一星期，
第三次间隔一个月。恰逢长春狂犬假疫苗事件披露出来不
久，我不无担心地问医师，这疫苗针真的吧？医师道，这个批
次不是从长春进的货。说实在话，我心里依然忐忑不踏实。
这一系列的事，使得我心里窝的火，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第二天还是第三天傍晚，我在那条路上走路。男人的三
轮机动车从后面过来，停在我身旁。我略微想了下，辨认出
他即那位养狗男人。男人道，脚好些了吗？我昨天去镇政府
寻你了，他们说没有个子长的人，说没人被狗咬掉……本地
方言往往把人高说成人长，男人记住了我个子高的特征。我
脸色不好看，听他如是说松弛了些许。我说医药费的钱得你
付。他说应该的。我说一共三百块，发票在车上。他从裤袋
里掏出一迭钱，嘴上说发票不用看了，要多给点的。我说我
还从你这里赚钱哇。其实，我就是不说这句话，他也不会多
给点的。他数钱的态度既严肃又顶真，一只手团住那迭钱，
一只手递给我三张纸币。

过后有天走路在凉亭歇脚，几位村里人问起我被狗咬的
事。我说这次的事情碰到我算他运气好的，换一个人恐怕没
这么简便了吧。有人说，只赔三百块太少了。另一位说，三
百块又不是赔他的，是交医院的医药费哦。又一位说，那误
工费汽油钱总要给点的吧。我说一个农民，就不计较了。有
人说，他钱有的，是养鱼专业户噢。不管人家怎么说，我这点
觉悟还是有的：被狗咬了肯定晦气，心里老大恼火，但因此而
多要人家几块钱那是不会的。

后来又与开着机动三轮车的男人碰到过几回。每次他
均问脚好些了吗？我则问他狗缚起来了没有？他不是王顾
左右而言他，就是说没关系的，它们不会咬人的。我气鼓鼓
地说，我人都被咬了，你还说不会咬人，你那些狗迟早要闯祸
的！有一次，我说你门口那条路，我买断了。所谓“买断”是
本地话，意思是不再走了。他大言不惭说道，你干吗不走呢，
只管走嘛。我说，叫你把狗缚起来，为什么就这么难？！他喃
喃说道，狗要生小狗了，缚起来不好。

男人开机动三轮车是送鱼到镇上收购。有次他问我鱼
要不要？我心想不吃白不吃，就叫他把鱼送食堂来。第二天
一大早，我还在睡觉，他即提了七八条鱼交到食堂炊事员手
上。大家说鱼好吃。我在心里说了句玩笑话：这可是我被狗
咬换来的哦。

估摸一个多月后吧，我食言再一次走到那里。远远地看
见那三条黑狗在田地里追逐，我这个从不怕狗的人不禁心里
发憷。我从路旁操起一根梗豆杆，小心翼翼地往前走。但怎
么逃的过六只狗眼哇，它们向我猛扑过来，汪汪狂叫。我用
梗豆杆横扫一通，它们压根不当回事，分散开来发起进攻。
那条怀孕的狗肚子已经很大，凶神恶煞地左冲右突。一慌
乱，我大声喊道，你的狗又咬人了……屋子里没人出来，看来
男人送鱼还未归呢。我且战且退，落荒而逃。

有天傍晚走路，天下起了雨。时值冬日，雨水非但把人
淋湿，还冻得够呛。有辆车子驶来，我抬手拦车，车子毫不犹
豫地直接冲过去。

雨越下越大，铺天盖地。一个人冒着暴雨走在野外的夜
路上，凄凉的感觉都有了。虽然我不免觉得这有点矫情，但
滋味的确不好受呐。又一辆车子驶来，我没抬手，甚至身子
都没转过去看一眼。我已不抱希望，与其燃起希望而让希望
熄灭，还不如莫叫希望萌芽呢。车子从我身旁开过去两丈路
外光景，停下了。我半信半疑，对方按响了喇叭。我紧走两
步，上了车。

我对车上男人说，刚才拦车人家没理，所以我不敢再拦
了。男人说，我看雨下这么大……就停下了。男人拐了点
路，送我到门口。

我平时手头放个笔记本，为记录写作素材或捕捉所谓
的灵感火花的。2019 年 2 月 26 日夜，我破例写下日常生活
的一个片断：晚上走路，一直走到上彭山上只角一大屋，认
出先前曾在这屋里吃过一顿饭的。回时坐外垟凉亭歇脚，
准备做完自创的一套小活动回，见雨落下，便开步往回赶，
但还是来不及了，雨越下越大，如落汤鸡。有车从后头过
来，拦，人家不理照走。行至外头，又有车从后头开来，不敢
再拦，怕再难受一次。车却停下，按喇叭。上车后心情愉
快。这倒非说我避了雨避了冻缘故，而是让我体味到了人
性的善良，使人温暖啊！

乡村路上
■ 阿航

武陵山上
最耀眼的星光

■ 金丽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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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武工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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